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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总名拿念�

中 医 教 学

简 述 《景 岳 全 书》 的 概 貌 及 其

主 要 学 术 思 想

王 少 华

张景岳
， “
名介宾

，
字会卿

，
浙江山阴 �今绍兴�县

人
，

为明代著名医学家
，
世人比之仲景

， 。
�外孙林日蔚

践��
。

其晚年
，
辑成

《
景岳全书

》 ，

是书以三卷传忠录为

首
，
三卷脉神章继之

。

下以伤寒为典 �二卷�
，
杂证为

漠�二十九卷�
，
妇人为规�二卷�

，
小儿为则�二卷�

，

痘疹为锉�四卷�
，
外科为铃�二卷�

，
共四十七卷

。

探

药味三百种
，
人参

、

附子
、

熟地
、

大黄为药中四维
，

更推参
、

地为良相
，
黄

、

附为良将
，
几二卷

。

创药方

分八阵
，
日补

、
日和

、
日寒

、
日热

、
日固

、

日因
、
曰

攻
、
日散

，
名新方八阵

，
计二卷

。

集古方分八阵
，
计

九卷
。

别辑妇人
、

小儿
、

痘疹
、

外科方
，
凡四卷

。

全

书共六十四卷
。

是书批封性地继承和傲履了前贤的医

学理论
，
如立非风论

，
创八阵方等

，
均有其不可磨灭

的功绩
。

辫证从八纲 尤重度实

张氏辨证
，
特别强调八纲

，
井以阴阳为统领

，
虚

实为根本
。

一
、

阿阳为八纲之冠

张氏云
� “
儿诊病施治

，
必须先审阴阳

，
乃为医道

之纲领� 阴阳无谬
，
治焉有差了 医道虽繁

，
而可以一

言蔽之者
，
日

，
阴阳而已

。

故证有防阳
，

脉有阴阳
，

药有阴阳
� 以证而言

，
则表为阳

，
里为阴

，
热为阳

，

寒为阴
”
�卷一阴阳篇�

。 “
阴阳既明

，
则表与里对

，
虚

与实对
，
寒与热对 � 明此六变

，
明此阴阳

，
则天下之

病
，
固不能出此八者

”
�卷一明理篇�� 僻出阴证或阳

证之后
，
尚须进一步了解

“
至于阴中复有阳

，
阳中复

有阴
，
疑似之间

，
辫须的确

”
�卷一阴角篇入 当阴阳同

病时
，
还要知道

“
但两气相兼

，
则此少彼多

，
其中便

有变化
”
�同上�

。
于此可见

，
张氏对于阴阳脚证

，
是有

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要求的
。

二
、

虚实乃娜证之本

关于虚实辨证
，

是
《
景岳全书

》
的精髓所在

。

在表

里寒热虚实六纲辨证中
，
尤重虚实

，
如云

�“
然惟于虚

实二字
，
总贯乎前之四者

，
尤为紧要

，
当辨也

”
�卷二

求本论�
。 “
州人之疾病

，
无过表里寒热虚实

，
只此六

字
，
业己尽之

。

然六者之中
，
又惟虚实二字为最要

”

�卷五脉神�
。

辨证必分虚实这一精神
，
除体现于总论

部分外
，
还贯彻到内

、

妇
、

儿
、

外
、

五官各科中
。

如

云
� “

气喘之病
，
最为危候

，
治失其要

，
鲜不误人

。

欲

辨之者
，
亦惟二证而已

。

所谓二证者
，
一日实喘

，
一日

虚喘也
”
�卷十九喘促�

。 “
凡此虽皆胀病

，

而治之之要
，

则全在察其虚实
”
�卷二十二肿胀�

。

如云妇科病
�“
经

期腹痛
，

证有虚实
”
�卷三十八经期腹痛�

。 “

产后腹痛
，

最当娜察虚实
”
�卷三十九产后类�

。

如云 儿科病
� “
儿

此皿者
，
即表里寒热之证

，
极易辨也

。
然于四者之中

，

尤帷虚实二字
，
最为紧要

”
�卷四 十总论�

。 “
察痘之

要
，
惟在虚实二字

”
�卷四十三痘疹锉�

。
对外科病辨痛

疡云
� “
此之难易

，
全在虚实

”
�卷四十六论证�

。

对于五

官疾患的辨证
，
也同样重视虚实

。
如辨目疾云

�“
以愚论

之
，
则凡病目者

，
非火有余

，
则阴不足耳

，
但辨以虚

实二字可尽之矣
”
�卷二十七眼目�

。

辨耳鸣 云
� “
耳鸣

当辨虚实
”
�卷二十七耳证�

。

辨声瘤云
� “
瘤哑之病

，
当

知虚实
”
�卷二十七声瘩�

。

综上所述
，

张氏辨证
，

处处以虚实为主的事例
，

已昭然若揭
。

之所以要明辨虚实
，

其目的在于
“
求本

” 。

而一切疾病的本质
，
非虚即实

， “
且抬病之法

，
无蹂

攻补
，
用攻用补

，
无赚虚实

”
�卷五脉神�

。 “
盖虚者本

乎元气
，
实者由乎邪气� 元气若虚

，
则虽有邪气不可

攻
，
而邪不能解

，
则又有不得不攻者

”
�卷二求本论�

。

虚实拼证中
，
张氏特别强调辨虚

，
因为

“
夫疾病之实

，

固为可虑， 而元气之虚
，
应尤甚焉

。

故儿诊病者
，

必

当先豢元气为主
，
而后求疾病

”
�卷一虚实篇�

。

这是

扶正重于祛邪的一方面
。

另一方面
，
通过辨虚

，
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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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预后的良恶
，
并作出

“
亡羊补牢

”
之计

， “
所以凡察

痈疽者
，
当先察元气以辨吉凶

。

故无论肿疡溃疡
，
但

觉元气不足
，

必当先虑其何以收局
，
而不得不预为之

地
”
�卷四十六论证�

。

在明确辨虚实之重要性的同时
，
张氏还指出了许

多有实际意义的具体做法
。

例如以表里分虚实
，
则寒

热无汗等为表实
，

而有汗怯寒等为表虚� 胀
、

痛
、
痞

、

坚
、

闭
、

结
、

喘
、

满等为里实� 心法
、

心跳
、

神明不

灵
、

津液不足
、

饥不能食
、
渴不喜饮

、

畏光
、

恶声
、

饮食不运
、

二便失禁等为里虚
。

以阴阳分虚实
，
则阳

实者多热恶热
，
阳虚者多寒畏寒 � 阴实者痛结而寒

，

阴虚者亡血劳热
。

以气血分虚实
，
则气喘声壮为气实

，

气短声微为气虚
�
血实者血凝而痛粳

，

血虚者肤干而筋

孪
。
腹痛之虚实

，
以痛处之可按与拒按分

。
腹胀之虚

实
，
以腹满之时减与不减分

。

此外
，
尚有五脏之虚实

辫等
。

辨证之际
，
还要注意到真假

，
因为

“
实中复有

虚
，
虚中复有实

，
故每以至虚之病

，
反见盛势， 大实

之病
，
反有赢状

，
此不可不辨也

”
�卷一虚实篇�

。

如

何辨真假呢�张氏指出
� “
虚实之要

，
莫逃乎脉

，
如脉

之真有力
、

真有神者
，
方是真实证� 脉之似有力

、

似

有神者
，
便是假实证

，
月脉之无力无神

，
以至全无力

全无神者哉
”
�同上�

，
此其一

。

其二
，
证有真假

，
脉亦

有真假
，
所以历来有舍证从脉及舍脉从证之法

。

张氏

认为
，
无论脉证

，
实多假而虚常真

。

他主张
“

大都证

实脉虚者
，
必其证为假实也� 脉实证虚者

，
必其脉为

假实也……盖实有假实
，
虚无假虚

。

假实者
，
病多变

幻
，
此其所以有假也

。

假虚者
，
亏损既露

，
此其所以

无假也
”
�卷五从舍辨�

。

�总����
·
石�

论治分证型 主用补泻

一
、

补泻疗法为经

在辨证尤重虚实的前提下
，
于论治一项

，

也就理

所当然地主用补泻
，

并且创立了许多 具体治法
，
例

女日
�

�一�补泻分用
�

以篇名而言
，
喘证分

“
虚喘证治

”

与
“
实喘证治

。 ”
呕吐分

“
虚呕证治

”
与

“
实呕 证 治

。 ”
从

“
外感之邪多有余

” ， “
内伤之病多不足

”
的认识出发

，
对

于咳嗽病的治疗
，
分

‘
外感嗽证治

”
与

“
内伤咳证治

。 ”

痢疾有
“
论泻痢虚实

”
专篇等

。

其它各病种也贯彻了补

以填虚
，
泻以去实这一宗旨

。

例如治黄疽主张阳黄宜

清利
，
阴黄须调补

。

治脚气以为属实者或发散
，
或疏

利
，
属虚者当培补元气

。

治痞满则日
� “
实痞实满者

，

可散可消 � 虚痞虚满者
，
非大加温补不可

”
�卷二十三

痞满�
。

不难看出
，

根据疾病虚实各自不 同的属性而

分别采用补或泻法
，
理应径渭分明

，
丝毫不容含糊

。

�二�补泻兼进
�

对于 虚实夹杂证
，
张氏主张兼

顾
，
如云

� “
治暖之法

，
凡胃虚兼滞而作暖者

，
宜十味

保和汤
”
�卷二十恶心暖气�

。

论
“
夹 虚伤寒

”
云

�“
即 如

元气半虚而邪方盛者
，
亦当视其轻重而兼补以散

，
庶

得其宜
。 ”
并进一步指出了具体方药说

� “
如虚在阳分

，

则当以四柴胡饮
、

补中益气汤或八珍汤
、

理中汤
、

温

胃饮之类
，
此温中自能发散之治也

。

若虚在阴分而液

涸水亏不能作汗
，
则当用补�月益气煎

、

三柴胡饮或三

阴煎
、

左归饮之类
，
此壮水制阳

、

精化为气之治也
”

�卷七论虚邪治法�
。

处理虚实夹杂的证候
，
治疗时还

要根据两者的孰轻孰重及年龄的 壮老而分清标本
，
所

以
“
治吞酸吐酸

，
当辨壶实之微甚

，
年力之盛衰

，
实

者可治其标
，
虚者必治其本

”
�卷二十一吞酸�

。

�三�补重于泻
�

补虚泻实两法中
，
张氏 尤 其推

崇补虚法
。
甚至认为与其失于误攻

，
不若失于误补

，

如云
� “
若实而误补

，
随可解救 � 虚而误攻

，

不可生矣
”

�卷一虚实篇�
。

在这一思想支配下
，

张氏对于补法的

运用
，
不仅广泛应用于虚证

，
即使对于积聚病证

，

在
《
内经

》 “
坚者削之

，
留者攻之

，
结者散之

”
的治则指导

下
，
又提出

“
养正积自除

”
的论点

。

认为
“
凡脾肾不足

，

及虚弱失调之人
，
多有积聚之病

。

盖脾虚 则 中焦不

运
，
肾虚则下焦不化

，
正气不行

，
则邪滞得以居之

。

若此辈者
，
无论其有形无形

，
俱当察其缓急

，
皆以正

气为主
。 ”
从而得出

� “
总其要不过四法

，
曰攻

，
日消

，

日散
，
曰补而已

”
�卷二十三积聚� 的结论

。

除用秘

方化滞丸等峻攻及三棱丸等缓攻的病例外
，
更指出用

五味异功散
、

养中煎等扶中
，
肾气丸

、

媛肝煎等补益

脾肝肾的方剂
。

其中道理
，
在于

“
故凡治虚邪者

，
当

从缓治
，
只宜专培脾胃

，
以固其本

，
或灸或膏

，
以疏

其经
，
但使主气日强

，
经气日通

，
则积痞自消

”
�卷四

十六肿疡�
。

�四�未虚先补
�

对于危重险证
，
又应未雨绸缪

，

以作防患于未然之计
。

这就是
“
若气道无滞

，
火邪不

甚
，
或饮食二便清利如常

，
而患有危险可畏者

，
此虽

未见虚证
，
或肿疡未溃

，
亦宜即从托补 ，何也�盖恐困

苦 日久
，
无损白虚

，
若能预固元气

，
则毒必易化

，
脓

必易溃
，
口必易敛

，
即大赢大溃犹可望生

，
若必待虚

证叠出
，
或既溃不能收敛而后勉力支持

，
则 轻 者必

重
，
重者必危

，
能无晚乎

”
�卷四十六肿疡�

。
当然

，
未

见虚证而用补
，
并不等于毋须辨证

，
它仍然需要有一

定指征
，

这里已谈到用于
“
危险 可畏

”
的 证 候

，
以免

“
覆巢无完卵

” 。

至于病程的长短
，

也可作参考
。

由于

暂病多实而久病多虚
，
所以对于哮喘宿疾

，
虽在未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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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
，
�翩商�

�

月认医
�

奔莎
�

时
，
张氏也主张

“
未发时以扶花气为主叹卷十九喘促�

。

它如先夫不足者
，
由于索体有亏 正气不能存内

，
邪

气易于份凑而发病
�

从扶正即所以祛邪的观点出发
，

处理这样的病例
�

尽管发病后虚象未露
，
同样需用米

虚先补的治法
，

所以张氏有
“
或先天不足

，
及其既病

，

则每多身热
、

便闭
、

戴阳
、

胀满
、

虚狂
、

假班 �斑�等

证
，

似为有余之病
，
而其因

，

实由不足
，
医不察因

，

从而泻之
，

必枉死矣
”
�卷一虚实篇�之诫

。

�五�大虚莫泻
�

泻法本为实证而设
� 如与补法配

合
，

亦可用于虚实夹杂证
、

但大虚之候
，
已有主客不

敌之势
，

须扶正以保根本
�

不令决裂为上策
，

故非泻

法所宜
，
否则

，
支离之元气复遭栽贼

，
势 必 消亡殆

尽
。

由于
“
邪之所凑

，

其气必虚
。 ”
所以张氏论伤寒云

�

“
元气更虚

，

邪将更人
。

虚而再攻
，
不死何待……藏

气本虚
，

而误攻其内
，

必至亡阴
，

犯者必死……若元气

大虚
，
则邪气虽盛

，

亦不可攻
”
�卷七论虚邪治法�

。

这个原则
，
也适用于内科以外的疾患

，

例如
“
然肿疡

亦多不足
，

则有宜补不宜泻者
”
�卷四

一

�
一

六肿疡�

二
、

分型论治为纬

论治之道
，

虽可用补虚泻实二法以概之
� 然而虚

证有阴阳气血
、

脏腑诸虚等之分
，

实证也有气血痰火
、

眺腑诸实等之别
，
张氏有鉴于此

，
在以补泻疗法为经

的前提下
，
又以分型论治为纬

。

这样就更趋全面
。

以

不寐病证为例
，
首先分无邓正虚与有邪邪实两大类

。

无邪正虑者
，
以

“
养气养营为主治

”
的指导法则下

，
并

进一步分为
“
思虑劳倦伤心脾

”
者

，
这一证型又有两方

而
�“
气虚精陷而为怔忡惊悸不寐者

，
宜寿脾煎或归脾

汤
” �“
中气不足

，
清阳不升

，
外感不解而寒热不寐者

，

补中益气汤
” 。 “
若七情内伤

，
血气耗损

，
或恐畏伤肾

，

或惊俱伤胆
，

神以精亏而无依无寐者
，

宜五福饮
、

七

福饮或三阴煎
、

五君子煎
。 ” “

若营卫俱伤
，
血气大坏

，

神魂无主而昼夜不寐者
，

必用大补元 煎加减
。 ” “
若思

虑过度
”
则

“
心虚不寐而微兼烦热者

，

养心汤或酸枣仁

汤
” � “

耗心血
，

动心火而烦热干渴不寐者�本虚为主
，

标实为辅卜 天主补心丹
” � “

心虚火扰
，

烦乱内热而怔

伸不寐者�本虚标实并重�
，

安神丸
” 。 “

精血虚耗
，

兼

痰气内蓄而怔忡
，
夜卧不安者

，

秘传酸枣仁汤
�
痰盛

者十味温胆汤
�、 ”
对于有邪实者

，
以

“
去其邪而神自安

”

为总则
，

例如
“
风寒之邪必宜散……火热之 邪必宜凉

……痰饮之邪宜化痰
·

… “ 饮食之邪宜消滞
· ， ·

… ，
水湿

之邪宜分利……气逆之邪宜 行 气
· ·

一阴寒 之 邪 宜温

中
”
�卷十八不寐�

。

于此可见
，
张氏治

“
有 邪 而不寐

者
” ，
不拘于养心安神

，
而是根据

《 内经
》 “
必伏其所主

，

而先其所因
，
的原则立法处方

，
体现了辨 证论治的特

色
。

分型论洽是张氏的基本治祛
，
也是主流方面

。

此

外
，

还有少数病证
，
立一治法为主

， “
兼治 为佐

”
的执

简驭繁的法则
，

例如论眩运证
，

张氏一 则日
“
眩运一证

，

虚者居其八九
，

而兼火兼痪者
，
不过十中一二耳 卫” 再

则日
，“
头眩之病

，
上虚证也

。 ”
根据

“
虚则补之

”
的治则

，

张氏仅立一补法
，
包括气虚者扶气

，
血亏者益血

，

气血

兼伤者两补气血
。

若有兼证
，
可依照各自情况而分别

处理
，“
其或有火者

，
宜兼清火

，
有痰者宜兼清痰

。

有

气者宜兼顺气
”
�卷十七眩运�等

。

三
、

兼及其它为辅

除上述大法外
，
张氏还有许多具体治法和用药法

等
。

如
，

�一�探病
�
此法起源于张仲景氏

，
如 《 伤寒论

》

���条指出
� “
若不大便六七 日

，
恐有燥屎 � 欲知之法

，

少与小承气汤
，
汤入腹中

，

转矢气者
，

此有燥屎也
，

乃可攻之
。 ”
用泻下法以探测便秘

，
这是

“
实则泻之

”
的

正治法
。

与此相对
，
张景岳氏采用的是

“
热因热用

，

寒

因寒用
，
塞因塞用

，
通因通用

”
的反治探测法

。

他说
�

“
探病之法

，
不可不知

，
如当局临症

，

或虚实有难明
，

寒热有难辨
，
病在疑似之间

，
补泻之意未定者

，
即当

先用此法
。

若疑其为虚
，
意欲用补而未决

，
则以轻浅

消导之剂
，
纯用数味先以探之

，
消而不投

，

郎知为真虚

矣 � 疑其为实
，
意欲用攻而未决

，
则以甘温纯补之剂

，

轻用数味先以探之
，

补而觉滞
，
即知有实邪也

。

假寒

者略温之
，
必见躁烦， 假热者略寒之

，

必加呕恶
。

探

得其情
，

意自定矣
。

经日
，
有者求之

，
无者求之

。

义

曰
，
假者反之

，
此之谓也

”
�卷一论治篇�

。

用反治法

探测病情
，
是张氏的别出心裁处

，
它与张仲景氏的正

治探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
。

�二�求因
� “
见痰休治痰

，

见血休治血
，
无汗不发

汗
，
有热莫攻热

，
喘生休耗气

，
遗精不墙泄

” 。

这段

论述
，
既是

“

洽病必求于本
”
的理论说明

，
也是求因论

治的实践指导
。

张氏有鉴于此
，
井在治痰厥时更具体

地说
�“
如因火生痰者

， ‘

霞清之降之
� 因风寒生痰者

，

宜散之温之 � 因湿生痰者
，
宜燥之利之

�
因脾虚生痰

者
，
自宜补脾

� 因肾虚生痰者
，
自宜补肾

，
此痰之不

必治也 � 但治其所以痰而痰自清矣
”
�卷十一厥逆�

。

实

践证明
，
求因治本法能解决很多久治不愈的疾病

，
值

得效法
。

�三�重阳
�

张氏善养阴血
，

长于治形
，
这是尽

人替知的
。

其实在整部
《 景岳全书

》
中

，
用参附者

，
比

比皆是
。

其理论依据是
� “
盖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

，

而

有生之气
，
即阳气也

，
无阳则无生矣

· 、 …故在丹溪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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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矶

，

曰
，

阴虚则病
，
阴绝则死

。

余则曰
，
阳虚则病

，
阳脱

则死
”
�卷三辨丹溪�

。 “
阳强则寿

，
阳衰则夭……然则

欲有生者
，

可不以此阳气为宝�”
�卷二阳不足再辨�同

理
，
在实践中

，
张氏也很重阳

，
如云

� “

其有元阳下亏
，

生气不布
，
以致脾困干中

，
肺困于上

，
而为喘促

，
为

痞满
，
为痰涎呕恶

，
为泄泻畏寒 � 凡脉见细弱

，
证见

虚寒而咳嗽不已者
，
此等证候

，
皆不必治嗽

，
但补其

阳而嗽自止
，
如右归饮

、

右归丸
、

八味地黄丸
、

大补

元煎
、

六味回阳饮
、

理中汤
、

劫劳散之类
”
�卷十九咳

嗽�
。

新方八阵中
，
姜附同用者

，
有四味回阳饮

、

六

味回阳饮
、

四维散等 � 桂附同用者
，
有三气饮

、

右归

饮
、

右归丸等
。

于此可见
，
张氏一生

，
不仅长于填阴

生精益血而已
，
即扶阳一项

，
也有其 另 眼 看 待的一

面
。

�四�顺时
�
由于春暖

、

夏热
、

秋凉
、

冬 寒四时

节令的不同
，
因而外感证候的病因也往往各异

，
这一

客观情况
，
要求我们在治疗上要适应环境

。

张氏的主

见是
�“
外感之证

，
春多升浮之气

，
治宜兼降

，
如泽泻

、

前胡
、

海石
，
瓜篓之属是也 � 夏多炎热之气

，
治宜兼

凉
，
如岑

、

连
、

知
、

柏之属是也
� 秋多阴湿之气

，
治

宜兼燥
，
如苍术

、

白术
、

千姜
、

细辛之属是也 � 冬多

风寒之气
，
治宜兼散

，
如防风

、

紫苏
、

桂枝
、

麻黄之属

是也
。

经言岁气天和
，
即此之类

”
�卷十九咳嗽�

。

这

种顺应时令的治法与用药
，
有一定的指导实践的意义

。

当然
，
这一颇有参考价值的治法的应用与否

，
还要看

病气如何
，
最后根据辨证的结果而决定

。

所谓
“
时气

固不可不知
，
而病气尤不可不察

�
若当其时而非其病

，

及时证有不相合者
，
又当舍时从证也

”
�同上�

“
治阳证

热证者
，
即冬时亦可清解， 治阴证寒证者

，
即春夏亦

可温散
”
�卷十三瘟疫

·

论证�
。

不言而喻
，
顺应时令

的做法
，
充实了辨证论治的内容

�
而辨证论治的精神

，

使顺应时令的法则更加适用
。

又迸一步振臂疾呼日
� “
非风一证

，
即时人所谓中风证

一

也
。

此证多见卒倒
，
卒倒多由昏馈

，

本皆内伤积损
，

颓败而然
，

原非外感凤寒所致
，

而古今相传
，
咸以中

风名之
，
其误甚矣

。

故余欲易去中风二字而拟名类风
，

又欲拟名属风
。

然类风属风 仍与风字相近
，
恐后人

不解
，
仍尔模糊

，
故单用河间东垣之意

，
以非凤名之

，

庶乎使人易晓而知其本非风证矣
”
�同上�

。

为了
“
凡诊

诸病
，
必先宜正名

”
起见

，
专门列出了

“
非风

”
病候

。

全篇就非风一病
，
讨论了病因病机

，
叙述了症状

，
指

出了治法
。

在病因病机方面
，
认为最根本的是气阴两

伤
， “
盖其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

，
阴陷于下

，
而阳乏于

上
，
以致阴阳相失

，
精气不交

，
所以忽尔昏馈

，
卒然

仆倒
”
�同上�

。

在距今三个半世纪之前
，
就有了这样

比较详细认识
，
实属难能可贵

。

关于治法
，
除辫证论

治外
，
值得一提的是养血复阴法

，
如云

� “
凡非凤 口眼

歪斜
，
半身不遂……只当养血以除燥 ，

则真阴复而假

风自散矣
”
�同上�

。

张氏所称非风
，
多卜非专指中风

，
它还包括卒倒昏

厥之证
。

如
“
夏月卒倒

，
忽患非风抽搐等证

，
此火勉

金
，

热伤气而然
，
即今人之所谓暑风也

”
�卷十一非风

·

论正名�
。 “
尸厥

、

酒厥
、

痰厥
、

气厥
、

血厥之属
，
今

人皆谓之中风
，
而不知总属非风也

”
�同上�

。

非风专篇之设
，
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理

论
，
而且为当时和以后的医疗实践

，
指出了光明的坦

途
。

新方设八阵 示人方 圆

名正言方顺 直呼非风

宋以前医家
，
认为中风病的发生

，
系邪乘于外所

致
，
如 《素问

·

风论
》 云

� “
风之伤人也……或为偏枯 ” �

《 金匾要略
》 云

�“
夫凤之为病

，
当半身不遂

，
或但臂不

遂者
，
此为痹

，
脉微而数

，
中风使然

” 。

由于对中风

病的病因病机－内外风的认识有偏差
，
混称之为中

凤
，

诚如张氏所言
， “
既名为风

，
安得不从风治� 既从

凤治
，
安得不用散风之 药�”

�卷十一非风
·

论正名�

这就是历代医家辄以
《
千金方

》
小续命汤作为治中风

的代表方剂之由来
。

由于药证相左
，
风燥之品

，
最易

伤阴耗气
，
其间贻误的

，
真不知凡几

。

张氏洞察真情
，

理法方药
，
此为医者缺一不可

。

方由理法而来
， ·

它示人以规矩方圆
，
张氏深明此义

，
借用药如用兵意

，

既集古方分八阵又创新方分八阵
，
曰补

、
曰和

、
曰寒

、

曰热
、
曰固

、

曰因
、

日攻
、

日散
，
名新方八阵

，
诚如

范氏所言
� “
若将不得人

，

是以兵与敌也
� �夭不得人

，

是以人试药也
。

此又景岳以阵名篇之微意也
”
�闽浙制

使范时崇序�
。
至 于设新方八阵

，
无非根据本人学术

专长
，
总结一生用方体会

，
以启后学

。

他说
� “
余因选

古方之得宜者
，
共若干首

，
列为八阵

，
已不为不多矣

。

第以余观之
，
若夫犹有末尽

，
因复制新方八阵

，
此其

中有心得焉
，
有经验焉

，
有补古之未备焉

”
�卷五十新

方八略引�
。

新方八阵的特点
，
即

“
心得

” 、 “
经验

”
之所

在
，
大体是

�

一
、

立方宜精宜专

新方八阵中计 ��� 方
，
其 中每方用药在 �� 味以

上的共 �� 方
，
约古 ��

，
且绝大部分为 丸散 膏 丹 之

类 � 用药在 �味以下的有 �公方
，
约占��夕‘ � 用药在



·

泌
。
�惹密钧

、‘卜�‘卜全‘卜卜‘卜协心卜，卜理

�、 �味之�’��的
·

��方
，
约占���

。

用 �、 ��味的共 ��

方
，
约占 ���

。

可见其方是精简的
。

用方精而专
，
反

对杂药乱投
，

是张氏的一大特色
。
他曾说过

� “
观仲景

之方精简不杂
，
至多不过数味

，
圣贤之心

，
自可概见

。

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
，
补中之行

，

是亦势所当然
。

如 《 伤寒论
》
之小柴胡汤以人参

、

柴胡并用
，· ·

…此正

精专妙处
，
非若今医之混用也

”
�卷一论治篇�

。
又说

�

“
最可晒者

，
则每以不寒不热

，

兼补兼泻之剂
，
确然

投之
，
极称徽当

，
此何以补其偏而救其弊乎� 又有以

治风
、

治火
、

治痰
、

治食之剂
，
兼而用之

，

甚称周备
，

此何以从其本而从其标乎了
”
�同上�张氏言行一致

，
在

一般情况下
，
用补不兼泻

，
用温不兼寒

，
如著名的右

归饮
、

丸
，
四味回阳饮

、

六味回阳饮等
，
取其药精

、

味厚
、

力专
，
收效迅速

。

张氏上述言论
，
虽有矫枉过

正处
，
然对于尚未掌握用方诀窍

，
不辨寒热虚实症情

的人
，
不矢为一大棒喝

。

当然
，
张氏并非补泻兼施

、

寒热并用的摒弃者
，
他在治喘时说

� “
然发久者气无不

虚
，
故于消散中宜酌加温补

，
或于 温 补中 宜量加消

散
”
�卷十九喘促�

。

这就说明 了张氏立法用方以精专

为主
，
如果症情需要

，
他并不抱偏见

，
同样采用兼治

的方药
。

蕊
、

遣药喜补喜温

如前所述
，
在辨虚实证中

，
张氏重在拼虚

，
从而

有
“
夫疾病之实

，
固为可虑

�
而元气之虚

，
应尤甚焉

。

故凡诊病者
，
必当先察元气为主

，
而后求疾病

”
�卷一

虚实篇�的认识
，
并由此有

“
养正积自除

”
的补重于泻

及
“
若能预固元气

· � ·

…即大赢大溃犹可望生
”
�卷四十

六肿疡�的主张
。

此其一
。

其二
，

从
《 内经

》 “
阳气者

，

若天与日
，
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

”
的论述中

，
悟出了

“
故惟高明见道之士

，
常以阳 衰根本为忧

，
此热方之

不可不预也
”
�卷五十新方八阵八略

·

热略�
。

从而产

生了喜用温药的习惯
。

张氏对
《
原病式》 关于

“
若欲行

温散
，
宁无助火舔病也

”
�卷二十五心腹痛� 的论述加

以非议
，
对朱丹溪

“
凡心腹痛者

，
必用温散

”

的傲法
，

表示赞同
。

又
，
张氏有鉴于

《
内经

》 “
形不足者

，
温之

以气� 精不足者
，
补之以味

”
的指示

，

得出了
“
虚实之

治
，
大抵实能受寒

，
虚能受热

，
所以补必兼温

，
泻必

兼凉
”
�卷一论治篇�的结论

，
并应用于实践

，
例如一

则云
� “
水肿证

，
以精血皆化为水

，
多属虚败

，
治宜

温脾补肾
，
此正法也……故余之治此 ，

凡属中年积损

者
，
必以温补而愈……且温补即所以化气

，
气化而全

愈者
，
愈出自然气卷二十二水肿�

。

再则云
“
虚痞虚满

者
，
非大加温补不可

”
�卷二十三痞满�

。 《
中国医学史

》

中指出
�“
温补一派

，
在明代亦颇有发明� 继东垣而起

中 医 杂 志

的
，
厥为景岳

。 ”
这是近人陈邦贤对张氏的恰如其分的

评价
。

三
、

法宗阴阳相济

根据
“
阴阳互根

”
的理论

，
张氏指出

� “
其有气因精

而虚者
，
自当补精以化气

�
精因气而虚者

，
自当补气

以生精
。

又有阳失阴而离者
，
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

。

水失火而败者
，
不补火何以苏垂寂之阴� 此又阴阳相

济之妙用也
。

故善补阳者
，
必于阴中求阳

，
则阳得阴

助而生化无穷
”
�卷五十新方八阵八略

·

补略�
。 “
凡病

有不可正治者
，
当从阳以引阴

，
从阴以引阳

，
各求其

属而衰之
� 如求汗于血

，
生气于精

，
从阳引阴也

”
�卷

一阴阳篇�
。

这些治则都体现于新方八阵中
，
例 如从

“
夺血者无汗

”
和

“
精化为气

”
的论点出发

，
可以看出

，

治
“
阳虚伤寒

”
的大温中饮及治

“
芳倦伤阴

，
精气不化

”

的补阴益气煎等之用熟地
、

当归
，
即是从阳引阴的范

例
。

正是从阴阳互根的经旨出发
，
张氏由此及彼地指

出
� “
然血气本自互根

，
原不可 分为两

，
如参茂白术

之类
，
虽云气分之药

，
若用从血药

，
则何尝不补血了

归芍地黄之类
，
虽云血分之药

，
若用从气药

，
则何尝

不补气�
”
�卷四十四痘疹锉总论治法�此说在理论上既

有其遵循
，
在实践上又极其适用

，

前者如临床上常用

的当补血汤之用黄芭
，
后者如补中益气汤之用当归都

与张氏之论不谋而合
。

治形须用补
，
首选熟地

精是形的基础
，
形由精生

，
无精则无形

，

所以张

氏说
� “
然则精血即形也

，
形即精血也

。 ” “
形以阴言

，

实惟精血二字
，
足以尽之

。 ” “
故凡欲治病者

，
必以形

体为主
� 欲治形者

，
必以精血为先

”
�卷二治形论�

。

欲

填精血者
，
又当以何药为宜呢� 张氏认为应该首选熟

地
。

这也是张氏一生最具特色之 处
，
就 在 于善用熟

地
。

试观
《
新方八阵

》 补阵中��方
，
用熟地者 ��方

，

这 ��方的适应范围
，
遍及肾

、

脾
、

肝
、

心
、

肺五脏
，

尤其是前三脏
。

未用熟地者仅 �方
，
而 �方中仍有 �

方在加减项内用熟地
。

其频频赏用熟地之来由
，
似受上述补虚治形学说

的影响
。

他认为
“
无论阴阳

，
凡病至极

，

皆所必至
，
总

由真阴之败耳� 然真阴所居
，
惟肾为主

·

一虚邪之至
，

害必归阴， 五脏之伤
，
穷必及肾

”
�卷十六虚损�

。

而
“
熟地黄味甘微苦

，
味厚气薄

，
沉也……大补血衰

，

滋

培肾水
，
填骨髓

，
益真阴

，
专补肾中元气

，
兼疗藏血

之经……性平案至阴之德
，

气味纯静
，
故能补五胜之

真阴
”
�卷四十八限草部�

。
正由于熟地能救阴

，
补精



����年第 �期 �总����
�
��

�

血
，

所以一切精血亏损之证
，

如肝脾虚损
，
精血不足

，

男妇精血
、

宫血不充
，
肾水真阴不足

，
精衰血少以及

脾虚失血 � 劳倦伤阴
，
精气不化 � 或阴虚内乏

，
以致

外感不解
� 精气大亏……虚在阴分而精不化气者� 及

气血双亏
，
须发早白

，
形体不充者

。
又如正虚之瘟疫

患者
，
若参地并用

，
可收补中托里之功

，
例如

“
其或

初感寒邪
，
但见脉证真虚

，
邪不易散等证

，

则人参
，

熟地之类
，
开手便当速用

，
愈早愈妙

。

至于阴阳两伤

者
，
熟地同样不可缺少

。

张氏常将熟地与人参配伍应用
，

浩男妇气血大坏
，

精神失守危剧等证
，
他说

� “
补气以人参为主

，
而茂术

但可为之佐
� 补血以熟地为主

，

而夸归但可为之佐
�

然在茂术弯归
，
则又有所当避

，

而人参熟地
，
则气血

之必不可无
。

故凡诸经之阳气虚者
，
非人参不可

�
诸

经之阴血虚者
，

非熟地不可
。

人参有健运之功
，
熟地

真静顺之德
，
此熟地之与人参

，
一阴一阳

，
相为表里 �

一形一气
，
互主生成

，

性味中正
，
无蹄于此

，
诚有不

可假借而更代者矣
” �〔卷四十八限草部�

。 《
新方八阵

·

补阵
》
�� 方中

，
人参熟地同用者

，
有大补元煎

、

五福饮
、

七福饮
、

三阴煎
、

五阴煎
、

补阴益气煎
、

两仪膏
、

赞

化血余丹等 �方
。 《 新方八阵

》 ��� 方中
，
用熟地者有

�� 方
，

于此可见张氏对熟地之善用喜用
。

但张氏决非

一味填补之流
，
其用补用泻

，
均视客观病情而定

。

总

之
，
张氏运用熟地

，

瞻前顾后
，
左右逢源

，
上下呼应

，

已至出神人化境地
。

矫枉 当过正
，
另具只眼

金
、

元
、

明代是医家辈出
，
各抒已见

，
百家争鸣

的医学发展昌盛的时代
，
张氏身历其境

，
以其雄厚的

医学基础及丰富的临床体验
，
在理论与实践的领域内

，

就前贤的一些论点
，
另具只眼地进行了述评

，
其中不

乏中肯的意见
，
如

�

一
、

辨河间
� “
刘河间原病式所列病机

，
原出自内

经至真要大论……奈河间不能通察本经全旨
，
遂单采

十九条中一百七十六字
，
演为二百七十七字

，

不辨虚

实
，
不察盛衰

，

悉以实火言病
”
�卷三辫河间�

。
张氏对

此持有异议
，
他认为

，
即以火而论

，
亦有虚实之分

，

实火固宜寒凉
，
而虚火最忌寒凉

，
须知寒凉之属

，“
多

致伐人生气
，
败人元阳

，

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
”

�同上�
。

从而得出
“
有无之求

，
虚实之异

” ，
是临床医

生
“
最当深察

”
的医学格言

，
值得我们三思� 此外对于

河间处理小的具体的病种上
，
也有其不同的看法

，
他

针对刘氏
“
若咳而嗽者

，

当以治痰为先
，
治痰者必以顺

气为主
，
龙以南星

、

半夏
，

胜其痰而咳嗽自愈
， 积壳

、

陈皮
，
利其气而痰自下

”
�卷十九咳嗽�的主张

，
持有不

同见解
。

他说
� “
愚观河间此说

，
谓治嗽当先治痰

，
因

以南星
、

半夏之属为主
，
似得治嗽之法矣

。

此其意谓

嗽必因痰
，
故胜其痰而嗽自愈

，
则理有不然也

。

盖外感

之嗽
，
必因风寒

，
风寒在肺

，
则肺气不清

，
所以动嗽

�

动嗽然后动痰
，
此风邪痰嗽之本

，
本于外感

，
非外感

本于痰也
。

又如内伤之嗽
，
必因阴虚

，
阴虚则水涸金

枯
，
所以动嗽

，
脾虚肾败

，
所以化痰

，
此阴虚痰嗽之

本
，
本于内伤

，
非内伤本于痰也

。

今曰治嗽当先治痰
，

岂求本之道乎�”
�同上�张氏的论点具有指导临床的实

践意义
，
无疑是正确的

。

二
、

辨丹溪
�

张氏认先
，
朱丹溪立

“
阳有余

，
阴不

足
”
之论

，
用苦寒折火方药

，
乃

“
大倍 �背�经旨

，
大

伐生机之谬谈
。 ”
因为丹溪但知精血皆属阴

，
故曰阴常

不足
。

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
，
先由此阳气 � 倘精血之不

足
，
又安能阳气之有余�

“
知柏止堪降火

，
安能补阴�

若任用之
，

则栽伐生气而阴以愈亡
，
以此补阴

，
谬亦

甚矣
”
�卷三辨丹溪�

。

又
，
张氏对丹溪

《
格致余论

》
所

说
，
六气之中

，
湿热为病

，
十居八九的观点

，
认为亦

属大谬之言
。

他说
� “
寒湿之证

，
凡气令阴寒及阳气不

足之人多有其证 � 而丹溪谓六气之中
，
湿热为病者

，

十居八九
，
亦言之过矣

”
�卷三十一湿证论治�

。

张氏

评价丹溪
，
自知亦有过火之处

，
如云

� “
余谓阳常不

足
，
岂亦非一偏之见乎了 三签以丹溪补阴之说谬

，
故不

得不为此反言
，
以救万世之生气

”
�卷二阳不足再辨�

。

应该看到
，
这一

“
矫枉过正

”
的手法

，
是有其一定的意

义的
。

《
景岳全书

》
的精髓所在

，

在于辨证论治
。

他以虚

实辨证为本
，
补泻疗法为经

，
分型论治为纬

。
创

“
非风

”

论
，
立

“
八阵

”
方

，
强调温补肾中阴阳

，
独树

“
精血

”
说

，

专辟
“
治形论

” ，
善用熟地黄

。

张氏学说对后世有较大

影响
，
他的功勋

，
诚有不可磨灭者

。

治 小 儿 遗 尿 验 方

江西省东乡县小磺公社卫生院

吕福如 、二述 何早生整理

方药及服法
�

市售覆盆子 �� 克
，
用水 二碗

，

文

火煎至一碗
，

去渣取汤
，
再用药汤煮猪瘦肉 ���两

，

不加作料
，
文火煮熟

，
肉和汤同时吃下 �味不苦小�七

易接受�
。

每 日服 �次
，
一般 �、 �次可愈

。

适应症
�

小儿遗尿属肾虚体弱
，

检查无脊柱裂等

器质性病变者
。


